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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文学到ＩＰ衍生：
后期现代语境中民俗符号的表达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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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后期现代已成为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话语语境。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是“现代学”民俗的

两个重要领域。随着融合媒介的成熟，按照其所蕴涵的三层逻辑，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两个领域中的民俗符

号在技术层、主体层、空间层分别发生了表达转向。民俗符号化再现媒介从由语言系统规训的网络文学这 一

需要深读的“记谱媒介”转换为ＩＰ衍生中更符合当今图像化追求的“感官性媒介”；民俗话语主体发生变动，网

络文学作者群作为民俗符号表达的话 语 主 体 在 文 学 范 围 外 让 位 于 商 业 精 英 群，民 俗 文 化 产 业 的 边 界 不 断 拓

宽；民俗符号是文化空间中具有民俗性和艺术性的符号，其经由审美从网络文学“准不可能世界”化入实在世

界的“日常生活”，使民众达到“超脱庸常”的境界。“现代学”层面的民俗符号在将来会激活更多意想不到的妙

处，而民俗学研究也需要“新尺度和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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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文学“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催生的新时代文

学的新形态”［１］，在当代文学场中是当代民俗的新

载体、新渠道和新力量，是在后期现代语境中与人

共在的事实性存在。赵毅衡认为，与“前期现代”相
比，“后期现代”趋向以“符号方式管理欲望符号生

产”。［２］（Ｐ．３６２）经由身体媒介、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三

阶段，民俗符号在后期现代的符号叠加表意模式中

被多媒介再现，且“反弹单轴化”后的民俗“表意—
释义”范畴更加自由化和广义化，传播力更强、影响

度更深。
欧阳友权指出，网络是网络文学的基 础，网 络

文学“是指由网民在电脑上创作，通过互联网发表，

供网络用 户 欣 赏 或 参 与 的 新 型 文 学 样 式”［３］（Ｐ．５８）。
邵燕 君 认 为 网 络 文 学 是 在 “网 络 中 生 产 的 文

学”［４］（Ｐ．３）。两位学者一致认同网络文学的网络性。
总之，网络文学就是在网络中生产、传播与接受的

新型文学形式。为了突出网络文艺研究的价值，本
文所选定的网络文学作品排除了“文学性”不足的

小说、“微文学”、网络写作与网络涂鸦，以具有代表

性与经典性的作品为主。
后期现代语境的融合媒介在网络文学的发展

中发挥着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使 网 络 文 学 成 为 当 今

“ＩＰ”（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译作“知识产权”）价值

链的重要滥觞，催生网络文学诞生除小说连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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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叙述形态———ＩＰ衍生。这两者中的民俗符

号作为“网络民众的知识”，在后期现代语境中包含

两个因素。一 是“民”，其 话 语 主 体 的 内 涵 发 生 变

动；二是“俗”，在网络文学与技术的结合与反对“为
艺术而艺术”的呼声中彰显出“现代学”形态。“现

代学”提法 何 来？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钟 敬 文 提 出

“民俗学是现代学”，认为“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它
是‘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继而表明

民俗学研究应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鲜活的现象

为主要对象。［５］（Ｐ．４６３）钟敬文的观点是对雷蒙德·威

廉姆斯称作“残留文化”的学问研究，即对“向后看”
民俗学研究的思考与反拨，开启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向的先声，这也为本研究

奠定了学科理论基础。
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可谓是“现代学”民俗的

两个重要领域。其中，民俗符号赖以立足的融合媒

介在后期现代形成了媒介化社会，主要涉及三重逻

辑。其一，融合媒介提供技术支持基础；其二，受众

对媒介信赖构成主体权力；其三，信息环境建构体

现媒体影响。［６］在后期现代探究这两大领域民俗符

号的表达转向，理应不脱离以上三重逻辑。由此启

程，可从技术表达、主体表达和空间（环境）表达三

个维度深入剖析。这三者正对应当代民俗符号表

达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表达媒介如何、表达主体是

谁、表达空间何在。
目前，周星、高丙中、萧放等人讨论了民俗学的

当代理论资源及其表述，关注到民俗的当代变化，
而王懿、刘晓春、杨利慧等人探讨了民俗文化转变、
民俗范式转换、民俗“现代学”等问题，诸多论者已

然涉足民俗的当代研究。在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

中，民俗符号的表达转向是当今网络文学与民俗学

研究领域需要迫切讨论的问题，相关研究尚有开拓

空间。鉴于新现象背后蕴含着文学、民俗学及社会

文化等问题，与个体、社群、中国式现代化等存在莫

大干系，且网络文学的发展已步入第三阶段（定制

化、专业化），故而本研究有其必要性。在符号学基

础上，结合网络文学与民俗学前辈们的研究实践，
本文采取跨学科理论，兼顾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
首先，在“民俗主义”视域，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中

的民俗符号是具有“民俗性”的符号；其次，在此基

础上提出民俗符号的三个表达转向。民俗学需要

从“现代学”视角，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掘民俗

符 号 及 其 表 意 态 势，进 而 诠 释 民 俗 的 社 会 文 化

意义。

一、技术表达转向：从

“记谱媒介”到“感官性媒介”

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中民俗符号的“民俗性”
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网络性决定的网络民间

视野与民间属性；第二层次是前理解中的民俗知识

以及由此建构的民俗感知方式（如阅读、评论、模仿

等）；第三层次是通过网络媒介形成的包括传统民

俗与“新民俗”在内的民俗符号体系。
常规民俗是基于社群集体知识在特定生活状

态中带有沿承性与仪式化的实践选择。后期现代

的民俗，尤其是置身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中的民

俗，是被民众有意识地进行多向编码、解码，具有表

意自由及新仪式化的活动。用匈牙利民族学家米

哈伊·霍帕尔的观点来阐释就是“有意识地使用和

选择某种符号系统，用其支配那种被认为正确或者

得体的行为”［７］（Ｐ．１８０）。据 此，网 络 文 学 作 者 会 明 显

地化用民俗，并 且 因 其 对 艺 术 性 的 追 求 会 推 开 对

象，而注重表现民俗再现体，直接通向解释项，带动

读者情感。
赵毅衡认为，“再现是文学艺术意义的最根本

方式之一”［８］（Ｐ．２１５），而 民 俗 事 项 在 网 络 文 学 中 的 再

现必须首先被媒介化才能够被感知。而且，这种再

现体是高度文本化了的、具有一定的边框，如时间

边界、空间边界、语义密度边界等。读者对其理解

需采取规定的元语言来展开，包括语境元语言———
超接触性、视觉规训与消费模塑，自携 元 语 言———
小说期待、叙述规则与犹疑意图，能力 元 语 言———
获义意向冲动、经验记忆与文本评论。叙述语言是

自携元语 言 叙 述 规 则 中 最 基 础 且 最 重 要 的 规 则。
网络文学语言在直白与隐喻之间的滑动造成语言

的反讽编码，体现为圈子用语、新造语、俗语等，使

得民俗表达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生生不息、不断

创新的语言文化现象”［９］。如今最大规模的记谱系

统是语言文字。民俗借助网络文学的复杂编码语

言进行表达，相比ＩＰ衍生，网络文学中的民俗不可

避免地成为记谱系统规训的产物。
“记谱媒介”指其意义对象无法被简单理解，因

而需要深读出来的媒介。网络文学中以语言文字

这一记谱媒介所叙述的民俗符号虽然可以依据哲

学符号学维度的“形式直观”来解码，从而获得最低

完整度意义，但语言文字符号具有二度转换的固执

性，即从符号形式到感性形象，所以该转换过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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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难度。而且，对于那些与文本发生共鸣的

网文读者而 言，必 然 不 会 只 满 足 于 简 单 的 民 俗 感

知，若要获取更多的民俗意义，则需要尽可能地延

长解码进程，后期现代的融合媒介恰好从以下三个

方面深度破解这一记谱媒介的困难。
首先，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中脱颖而 出，具 备

打破记谱媒介神秘性的基础。一是无边界的想象

力。网络文学的民俗书写不再只是实像再现，而更

多的是想象再现，这意味着它比传统文学拥有更多

的设定自由。如网络奇幻小说的“可能世界”建构

包括世界建 构 元 素（地 理 环 境、人 文 空 间、活 动 生

物）与功能推进命题（力量体系），二者通常采取重

新命名的策略。以世界活动生物为例，其基本结构

为人或“Ｘ＋人”，包括基本的人以及由人与各种物

相融的新生物。此外，也不乏一些诡异的“拼贴”生
物，狐尾的笔《道诡异仙》中的黑太岁、游老爷、仙家

等即是此类。二是文本开放性。若说传统文学还

处于一种以灵魂写灵魂的封闭写作状态，那么网络

文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间性写作姿 态———多 文 本

间性，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达成多文本传播，摆

脱了作家神话的自语状态。
其次，由网络文学的趣缘群体激发的意义世界

建构对书写民俗语言的深度破解。按谢玉进之言，
网络趣缘群体“是由不同的上网者以网络为平台，
以各种相近的兴趣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并在网络上

频繁互动形成网络互动关系的群体”［１０］，具有凝聚

性、消费性与情感性，是享有一致真知 的 愿 望—情

感共同体。网络趣缘群体主要由“Ｚ世代”（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年出生的一代人）组成。《Ｚ世代数字阅读报

告》显示，Ｚ世代是网络文学阅读的主力军，从时间

维度看，２０２２年，Ｚ世 代 阅 读 时 长 累 计 超 过２０亿

小时；从地理维度看，广东、江苏、河南、山东、浙江

位列Ｚ世 代 最 爱 读 书 省 份 ＴＯＰ５。［１１］根 植 于 情 感

认同的社群，可最大程度地实现对民俗记谱媒介的

破解，其 手 段 表 现 为 虚 拟 社 群（微 博 超 话、ＡｃＦｕｎ
论坛、ＪＯＪＯ论 坛 等）、各 类 评 论、短 视 频、扮 演 等。
加之此记谱媒介本身具备可分解性，所以经由趣缘

群体可被构建为民俗解释的不同意义世界，包括乡

村民俗、少数民族民俗、媒介都市民俗、网络民俗及

文学虚构民俗五个再现意义世界。这些意义世界

难免附加奇趣想象、景观制造的特征，已达到较深

的意义获取程度。
最后，网络文学依凭融合媒介，以势能释放、复

合叙述、回溯上游、周边进占的路径将ＩＰ衍生为各

类体 裁，如 网 络 剧、电 视 剧、电 影、动 漫、游 戏 等。
《２０２２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２０２２年，网络文

学ＩＰ授权接近１０万部，占ＩＰ授权总数的８０％以

上。［１２］《２０２３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指出，

２０２３年 度 热 播 影 视 剧 中 有６０％改 编 自 网 络 文

学。［１３］网络文学ＩＰ前 置 开 发 模 式 已 然 成 熟，平 台

在作品连 载 的 起 始 阶 段 便 为 其 开 启 了 定 制 模 式。
如起点中文网为《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打造

官方主题站“卷毛狒狒研究会”，凭借小说世界观，
定制账号升级加阅读收集魔药的互动方式，小说上

线后首月便 吸 引 了 超６０万 的“诡 秘”核 心 粉。此

外，动画是ＩＰ衍 生 的 熟 练 通 道，２０２３年 腾 讯 视 频

上线的 动 画 作 品 有５７％来 自 网 文ＩＰ，《斗 破 苍

穹》（天蚕土豆）、《遮天》（辰东）的衍生动画作为“长
青番”，具有突出的市场反馈与用户黏性。２０２４年

更是男频ＩＰ衍生的爆发之年，《庆余年》（猫腻）和

《大奉打 更 人》（卖 报 小 郎 君）的 衍 生 剧 登 顶 热 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ＡＩＧＣ不仅助力网文创作，
还推动ＩＰ产能开发，营造出新型民俗生 态。不 可

否认，ＩＰ衍生 的 繁 荣 成 功 突 破 了 民 俗 表 达 的 记 谱

媒介阶段，进入到“感官性媒介”阶段，并蜕变为更

大规模的文化产业。
相比西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由于具有新的领

域———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 生，从 而 具 有 更 多 潜 能

与特性。以网络文学为源头的衍生是一种民俗文

化产业，ＩＰ衍 生 褪 去“流 量”等 消 极 标 签，一 路 开

花。文化生产与技术结合所滋生的产业体系会产

生影响社会的显著力量，这种力量真正进入到当今

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高丙中在借鉴西方民俗

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民俗文化的起点是“日常

生活”。［１４］（Ｐ．１５９）从网络文学到ＩＰ衍生，民俗符号的

再现媒介不 再 是 记 谱 媒 介，而 是 转 变 为 以 视 觉 为

主、听觉为辅，不排除触觉、嗅觉等感性知觉的“感

官性媒介”。［８］（Ｐ．２８５）民 俗 符 号 融 入 了 现 代 美 学 和 日

常生活价值，十多年前民俗学的“日常生活”预设在

如今的新领域中已然实现。
通过感官性媒介的再现，民俗符号回应后期现

代“新感性”的回向感性趋势。同时，其感性知觉中

作为主导的视觉所代表的“图像转向”也可以说是

图像时代民俗表达的最好状态。从根本上说，图像

与民俗存在悠久的关联，在能指与所指的统一性中

图像是人类把握民俗的基本思维图式。由图像的

感知所提喻的感官性媒介遂而成为理解和把握现

代民俗文化产业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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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毅 衡 定 义 文 化 为 “社 会 的 符 号 活 动 集

合”［１５］（Ｐ．２０），就民俗 文 化 而 言，可 仿 照 进 行 界 定，即

“社会的民俗符号活动集合”。在这种符号活动中，
民族性文化机制保证了民俗符号的统一性与持续

性，感官性媒介再现的民俗所传递的信息超出语言

媒介边界，甚至进入到文化元语言层次，反过来又

指导着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实践。
总之，从网络文学到ＩＰ衍生，民俗符号的技术

表达转向显示为从记谱媒介到感官性媒介。后期

现代的融合媒介分三个步骤助推民俗的感性知觉

化，并形成与网络文学相对应的民俗文化产业，深

入到当代 每 个 民 众 的 日 常 生 活。人 是“符 号 学 动

物”，通过符号学自觉活动构成的民俗文化产业成

为每个民众的符号世界。

二、主体表达转向：从网络

文学作者群到商业精英群

一般的民俗学观点认为，民俗的主体 是 民 众。
那么，民众的指涉对象是谁？２０世纪下半叶，美国

民俗学家阿伦·邓迪思指定民俗的“民”是“社会群

体”，认 为 该 群 体 不 应 只 限 于 农 民 与 下 层 社

会。［７］（Ｐ．１９２）此观点暗示了“民”可以是广义的社会群

体，对确定“民”的范围具有启示意义，但和民众存

在相异性。而徐建新早年对民众的诠释特指与“我
们”（士、知识 界）相 对 立 的 概 念［１４］（Ｐ．２５），即 底 层、普

通甚至是原始的群体。徐建新的这一指定对象与

阿伦·邓迪思的观点存在矛盾，一时间，民众概念

好似含混不清。不过，如今中国民俗学界对于民众

的认识已发生较大变化。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结构

中，民 众 随 着 “新 民 俗”的 出 现，以 “新 群

体”［１６］（ＰＰ．２５～２６）的面貌呈现出来，社会中的所有人皆

可被视为民众。
可以说，在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的层面，每一

个作者、读者、ＩＰ制作者、传播者及受众都是民众。
然而，作为主体的他们对民俗符号的主体话语权却

略有不同。就网络文学中的民俗而言，民众特指作

者与读者；就网络文学ＩＰ衍生中的民俗而言，民众

特指商业精英和产品受众。其中，在两个维度上，
作者比读者、商业精英比产品受众享有更多的民俗

符号编码话语权，在信息发出端具有权威性。从深

而论，在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权力系统中，民俗符

号表达的话语主体是在各自细分语境中把握其生

产、传播乃至设置意图定点以期控制解释走向的社

群。尽管读者与受众也是民俗符号的主体，但在这

两个领域内，他们一开始并不参与民俗生产，其作

用对象主要是后来的解释世界，这属于接收端的民

俗范围，本文重点讨论发送端的民俗主体。所以，
本文所指的民俗符号表达主体是话语主体（权力主

体），即由作者群和商业精英群承担此指定对象，而
表达转向将从以下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在网络文学阶段，民俗符号的表达主体是网络

文学的作者群，他们以“执行作者”的姿态对民俗进

行以下几方面的表达。
第一，人物呈现量化技术演变格局。人生礼俗

被转化为技术演变，主要指人物成长过程的可计算

性，表现为对人物知识或超自然力来源的量化。如

《斗破苍穹》中的天鼎榜、异火榜、丹药品阶；人物自

身强度量 化（即 升 级）体 现 在 境 界 划 分、战 力 高 低

上，如《最后人类》（黑瞳王）中人物战斗力标值从１
至数亿。这种量化技术民俗，需要有对应的力量体

系做支撑，许多作品在此方面具有相通性，包括力

量来源、力量等级和辅助力量三个主结构与其细分

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网络文学量化技术民俗的力量体系结构

当今一些小说试图摆脱这种“表面程式”，进而

隐晦量化体系，或者重新设定。如爱潜水的乌贼在

《宿命之环》中设定的２２条超凡力量途径，每条途

径从序列９到 序 列０，具 有 一 定 的 创 新 性。当 然，
程式化并不排斥创新性，程式保证民俗的快速生成

与共鸣，创新保证小说的生存。但无论如何，量化

技术都会一 直 存 在，在 人 物 量 化 技 术 演 变 的 过 程

中，属于现实欲望价值逻辑的隐喻，即“爽点”。
第二，对应人物量化。作品中的修炼民俗展现

为“离心—回心”结构，即人物量化技术演变是修炼

的线性核心，其他的诸如“副本”“言情”等是离心部

分，无论如何被设定，最后都会返回核心。如忘语

《凡人修仙传》的修炼民俗单元以副本为主，辅以情

感单元，此二者构成离心部分，类似“离题”却始终

围绕韩立的境界提升这一核心。具体而言，韩立初

到一地→寻找居所→修炼境界问题→搜集 修 炼 资

源→与其他修士对接秘闻→加入冒险团体→卷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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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困局与人性争斗→依靠“金手指”与才智获取

资源→离开副本→回归居所，然后等待下一境界提

升的安排。这种修炼民俗可广而化之，见于多数网

络小说中。
第三，民俗世界的搭建。民俗世界的搭建以其

主导品质分为现实民俗世界、新造民俗世界与此二

者交叉的混合民俗世界，三者之间经常互有触及。
如《道诡异仙》在道诡世界混合现实民俗与新造民

俗，其中游姥爷的原型为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民间神

祇，当地也称“营老爷”，每年农历一二月当地会举

行游神活动，祭祀游姥爷。为召唤游姥爷，作者新

造民俗仪式———摇动铜铃并吃泥（召唤仪式），然后

说出类似“曩鼗知 蕤 鍪 邪”［１７］这 样 莫 名 的 话（交 流

仪式），即可对其进行驱遣（符用）。近年民俗类无

限流小说兴起，如《民俗从湘西血神开始》（夜半探

窗）在游戏与现实中将明朝湘西血神、晚清南洋巫

道、民国西北鬼神等民俗作为主线进行书写。这些

作品中的民俗运用达成“价值真知”与“经验真实”，
注入作家的日常民俗经验，融合了传统与新造民俗

（包括中式与西式），在虚构书写中做到民俗表达的

叙述真、情感真及文化真。
网络文学作品中民俗符号的表达，就其本质而

言，是作者符号自我的部分显现。作者制造民俗蓝

本，让民俗符号以足够的“任性”标识自身的“碎片

式主体性”，从而“出租”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等

“部件”。在读者的反馈中，靠着熟悉的模式，作者

既达成对其生活民俗的反身性控制，也给读者预设

了一个可接受的连贯性民俗文本，平衡在现实处境

中自我的叙述困境。日本民俗学学者门田岳久在

研究民俗学的“自反性”时认为每位个体都有“自己

想叙述的话题”［１８］。《２０２３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

究报告》显示，目前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２４０５万，
新增作者２２５万，作品数量达３６２０万部，用户数量

达５．３７亿。［１３］网络文学的低门槛性满足了个体的

自我叙述欲望，在“愿望—动机—行为”的主题谱系

中，他们叙述另一个世界，激发了民俗的当代活力。
网络文学的民俗表达仅靠小说连载不足以充分抒

发民众对民俗的意愿需求，进行跨媒介刻不容缓。

ＩＰ衍生就是这种民俗表达的新场域。
在ＩＰ衍生的文化产业阶段，民 俗 符 号 的 表 达

主体不再由网文作者独立承担，而是更多地由商业

精英群选定，其在技术、受众／用户、政策／法规的推

动下进行新的民俗叙述。首先，在技术上，艾瑞网

《２０１８年中国 网 络 文 学 作 者 报 告》显 示，有 半 数 以

上的作者不熟悉ＩＰ改编流程，在作品改编上寄希

望于平台 把 控。［１９］这 些 平 台 有 阅 文 集 团、百 度 文

学、中文在线、阿里文学等。网络文学出版模块如

今处于 Ｗｅｂ３．０的智能化时代，商业精英可依托移

动终端技术、无线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应用技术

及移动支付技术进行衍生生产。其次，在 受 众／用

户上，１０．７９亿 的 网 民 数 量 是 潜 在 群 体，可 转 化 为

欧阳友权所说的“初生代”，继而成长为粉丝，“粉丝

具有正版作品阅读习惯、付费意愿以及作品作者偏

好三大特征”［３］（Ｐ．３４６），是ＩＰ衍生作品的核心 受 众。
最后，在政策法规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文学备

受瞩目。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意见》呼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鼓励网络

文学及其衍 生 繁 荣 有 序 发 展。２０１８年，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完 善 促 进 消 费 体 制 机 制 实 施 方

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提出 拓 展 数 字 影 音、动 漫 游 戏、
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内容。故此，网络文 学ＩＰ产

业链在制作出品方、渠道平台商、衍生合作商等作

为“新型文化媒介人”的商业精英的带领下，采取多

版权运营模式，遵循“商业精英＋商业平台＋长尾

现象”的生产结构，深入探索泛娱乐ＩＰ生态链，不

断扩宽民俗新叙述形态的疆界。
对比两个阶段，网络文学作者群对民俗符号的

书写多在于 文 学 文 本；而 商 业 精 英 群 背 靠 融 合 媒

介，深谙后期现代欲望符号的消费逻辑，既接续传

统民俗，考虑旧群体感受，又将新民俗的生产权力

不断扩大，在网络文学的外围“夺过”网络文学作者

群的主体话语权，适应新群体诉求。商业精英表达

的民俗符号以与感官的共谋，极大地增强了民俗体

验。如ＩＰ衍 生 中 的“游 戏 民 俗 活 动”［２０］（Ｐ．３６６）包 括

形象、色彩、道具、场景、文字、对白、配乐等，时常组

成各种“节日”（望春台、寻灯令、魂祭清明等）的民

俗底本。此节日纳旧存新，游戏制作方新造一套仪

式语法，营造节日气氛，凭借民俗符号的组合“神圣

化”节日，然后将新造的处于“边缘位置”的节日归

入热点活动，使玩家在游戏世界的再生个体“世俗

化”，构造玩家在虚拟空间“回到世俗生活”的假象，
只是因此“假”过“真”能 够 给 予 玩 家 深 入 的 民 俗

体验。
问题随之而至，这种由商业精英牵头的新造民

俗在何种程 度 上 算 是 民 俗，因 为 其 经 常 被 误 解 为

“伪民俗”。立足于钟敬文民俗学是现代学的思想

以及当今民俗主义的共识可解决这一问题，并将其

当作高丙中主张的新民俗是合情合理的。况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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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托伯特的《类民俗：流行文化世界对民俗的

重构》一 书 提 出 了“类 民 俗”［２１］（Ｐ．５）的 观 点，其 对 应

新造民俗产品，涵盖电影、动漫、游戏等，可给予受

众如此感知，即自我直接源于当下的民俗传统。由

此，可以确认由商业精英作为民俗话语主体表达的

民俗符号及其民俗文化产业。一是具有民俗性的

新旧混合民俗；二是无论是新民俗、现代学民俗还

是类民俗的说法，都是民俗主义意义上的民俗。
从网络文学跨界至ＩＰ衍生的 民 俗 符 号，在 商

业精英的掌控下被作为消费对象与民俗文化“经典

化”。进一步讲，作为民众参与、多方共创、彰显中

国民俗原创力 的 生 动 实 践，ＩＰ衍 生 民 俗 产 品 的 传

播力、影响力和代表性在讲好中国民俗文化方面不

容小觑（小 说 在 此 过 程 亦 发 挥 作 用）。如《武 动 乾

坤》《许你万丈光芒好》《田耕纪》等改编影视剧流行

于ＹｏｕＴｕｂｅ、Ｎｅｔｆｌｉｘ、Ｒａｋｕｔｅｎ　Ｖｉｋｉ等海外主流播

放平台；改编游戏《斗破苍穹：怒火云岚》在东南亚

地区上线，实现 该 地２０２３年 Ｑ４新 用 户 环 比 增 长

１１８％；等 等。在“ＡＩ翻 译＋人 工 审 校”技 术、“华

流”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语境中，囊括小说

与ＩＰ衍生的民俗产品实现作品、版权与生态的出

海，构建 起 作 品 创 作—平 台 运 营—ＩＰ衍 生—消 费

充分的海外输出全链产业生态，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输出的全链产业生态

然而，在出海的民俗产品中，由商业精 英 操 纵

的民俗符号所潜在的变异、生造等问题，是不是会

带来中国民俗文化“民族性”的削减，在后期现代亟

须加以深思。

三、空间表达转向：从“准不可能

世界”到“日常生活”

在后期现代，民俗文化的形态以多元与精细为

表征，这就决定了民俗符号的空间表达不再相对固

定，而 是 与 当 今 民 俗 的 特 点———“过 程”———相 契

合，具有过程性特质。从网络文学到ＩＰ衍生，民俗

符号的空间表达转向呈现为从艺术的“准不可能世

界”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转向的发生有两层

缘由：一是民俗符号（传统意义上）的表达完成从钟

敬文关注的乡土世界到现代都市的转移；二是民众

逐渐被消费所影响，民俗融入其“在体性欠然”———
个体欲望被进行必然地形塑，自觉转向日常生活。

那么，民俗符号在两个空间中的表达如何？又

怎么转向？这需要细致的考察。
民俗符号在网络文学“准不可能世界”中的表

达使其民俗性濡染了艺术性。作者绘就的民俗被

视为“设定民俗”，建立在既有民俗基础上，特指依

作者意愿 与 其 文 学 世 界 架 构 而 自 主 拟 定 的 民 俗。
这种民俗一端与现实经验世界相通，另一端深入非

常规事实和逻辑的不可能世界，形成民俗性之外的

具有大跨度张力的艺术性，跟随反常识、反逻辑，它
们构成一个“准不可能”的连续带。本研究将其分

为以下四种“不可能”的“设定民俗”。
一是“物理 不 可 能”民 俗，即“身 体 不 可 能”民

俗，它们以违反实例为主要特征，即无法在现实中

实例化，而并非逻辑不可能。如《玄鉴仙族》（季越

人）中唤作“牲祭法”的民俗仪式，祭祀后可得一道

箓气，此箓气具有敦修为、易资质、拔品相等效果；
《宿命之环》中主角卢米安所施行的五个仪式魔法，
分别为造畜之术（将人变为动物）、预言之术（使死

尸复活开口预言）、转运之术（霉运附身器物转移给

接触之人）、替 代 之 术（以 他 人 替 代 自 己）、驱 鬼 之

术（驱赶怨魂 与 恶 灵），这 些 都 属 于“物 理 不 可 能”
民俗。

二是“历史事实不可能”民俗，以与既有的历史

记载相悖为主要特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生礼

仪中的婚礼。在辰东《完美世界》中，主角石昊与月

禅分身举行的婚礼，虽依旧采取中式婚制，却打破

传统流程：删除哭嫁的分离礼仪，省略传席、花轿、
入寮、青 庐、拦 门、闹 房 的 过 渡 礼 仪，取 消 结 发、祭

祖、拜亲的统合礼仪，而突出双方的亲密行为，只保

留合卺礼仪的交杯酒。此外，历史穿越文（如迪巴

拉爵士《带着仓库到大明》）中此类民俗更多，主角

以现代知识改变历史民俗的服饰、饮食等，使其构

成当时的“历史事实不可能”民俗。
三是“十足的逻辑不可能”民俗，即违反自身世

界设定的不可能民俗。此类民俗在优秀网文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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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毕竟虚构也不能完全非逻辑，但一些作品中也

有所涉及。如《仙逆》（耳根）中王林的越阶抗敌习

性，按 照 其 世 界 机 制，要 达 到 越 阶，一 个 是 借 助 外

力，另一个是本身修炼强度远超常人。王林有时缺

乏以上条件，却屡次越阶，合理性薄弱。由于作者

过度强调主角智性思维、武侠情感化处理及忽视敌

对者形象塑造，导致破坏自己设定的境界法则，一

味地牺牲合理性而成全爽点，从而构成逻辑失衡。
四是“分类学上不可能”民俗。毋庸置疑，网络

文学的虚构 性 是“分 类 学 上 不 可 能”民 俗 的 沃 土。
这类“设定民俗”包含以上三种民俗，处于上位。网

络文学有诸多细分类型，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
该类民 俗 较 少，而 在 奇 幻 题 材 作 品①中，出 现 频 次

增多，甚至本身就已成为所有民俗的基本底色。
文学文本的读取是一种心灵活动，在心理感知

上，即从文学的文学性来看，以上四种“设定民俗”
皆是“艺术可能”民俗，不存在“心理不可能”；从民

俗主义和民俗性来看，它们皆具备民间属性的新民

俗特征。由此，网络文学“准不可能世界”中的“不

可能”“设定民俗”表现为“两级四类”，如图３所示。

图３　网络文学“两级四类”“设定民俗”的结构

经验不可能被凭空虚造，以上四种民俗都不同

程度地借用现实世界的经验材料，造成读者认为自

己置身民俗生活的事实感知，这种感知的本质可归

结为审美，即民俗审美元语言。审美为民俗符号搭

建起从网络文学到ＩＰ衍生的文化空间转换之桥，
成功将民俗在“日常生活”展开。

德国当代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提出民俗

学 研 究 不 可 忽 视 的 真 实 的 “日 常 生 活”概

念。［２２］（ＰＰ．３４～３６）这 一 观 点 回 应 当 代 民 俗 表 达 的“过

程”特点，受到诸多肯定。网络文学ＩＰ衍生中的民

俗符号表达是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内容，是民众的

局部实践。民众可以在审美意识活动中轻松打破

艺术空间的阻隔。他们对民俗符号进行经验提取，
化入日常生活，达成“超脱庸常”境界，使自身获得

越出平凡日常的“别样”意义实感。依从实在世界

“唯一性”“细节饱满”的特征，这种日常生活实践表

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民众将ＩＰ衍生中的民俗 符 号 在 日 常 生

活中实在化，进行打破唯一性的尝试，这是生命心

理意义上的突破。实在世界具有偶然性，但结果却

必须唯一。因此，民众寻求自由以反抗命运，对ＩＰ
衍生进行情感认同，借用其中的民俗符号完成身份

建构，甚至寻得自我在世意义。除了线上社群的实

践，诸多形式的线下扮演活动也能够实现这一点，

如２０１９年南京 路“我 秀”活 动、２０２４年“凡 人 修 仙

传ｘ中国黄山”和“不凡攀登”ＩＰ联动活动等。基

于模仿和改造，具有民俗意义的仪式、服饰、武器、

道具等帮助使用者确认其现世的异界身份。他们

依凭这一身份在某个符号圈内加强身份感知，获得

新的自我意识，最终在超脱庸常状态中以心理之真

突破实在世界的唯一性，邀约生命的多种可能性。

其次，ＩＰ衍生因改编自网文，具有丰富细节的

民俗更多的是由民众的想象补充，本质上难以做到

如实在世 界 那 般 的 具 体 和 饱 满。民 众 面 对ＩＰ衍

生，经历从身体场到意识场的多次重复。约定俗成

的接收行为导致身体潜在的认知习惯，即认为这种

生活实践满足了自身对细节生活的追求。与打破

唯一性不同，前 者 是 心 理 向 度 上 的 生 命 可 能 性 获

取，后者是身体向度上的认知可能性习得。如将修

仙文中经过转喻思维加工的不具备独立物质载体

的符号———江湖、谈道、聚会、修炼等民俗———在实

在世界中以身体复演。抖音、Ｂ站等平台中王傲天

的“重生之回乡修仙传”系列既是如此，视频作者通

过将日常生活中的卖菜、抓蟹、包粽子等行为经由

修仙语义域称为太南小会、复仇妖蟹王、天中节炼

升仙粽等，以虚构加命名的方式扩充了周围世界的

实在细节。

以上三种表达转向隐喻了民俗符号感官化、商
业化、艺术化的事实。后期现代语境赋予民俗符号

三层内涵：一是个体生命意义；二是融合媒介使其

新意义指涉 增 加；三 是 在 消 费 中 被 过 度 操 纵 以 致

“后情感”化、寿命短暂、文化力不足等。诚然，部分

问题在如今已然出现，值得深思。不过，新民俗也

反映出个体生命自由伦理叙述的自由，以及集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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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根据主流网络文学网站分 类 及 相 关 研 究 资 料，分 为 玄 幻、

武侠／仙侠、西式奇幻、神魔、穿 越、异 能、架 空 历 史、软 科 幻、灵

异等九类奇幻次级类型作品。



理叙述的凝聚，加之政策引导及民众文化意识的提

高，相信网络文学及其ＩＰ衍生中“现代学”层面的

民俗将会被激活更多意想不到的妙处。毕竟，随着

新媒介的不断涌现，人依仗新的尺度进行组合与行

动，网络文 学 和 民 俗 学 研 究 都 需 要 与 之 相 对 应 的

“新尺度和新形态”，因势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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